《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交锋》
研究司布真的专家伊恩慕雷（Iain Murray）指出，当加尔文主义得到复兴的时候，极端加尔文主义也随之出现，反过来，当加尔文主义衰微的时候，极端加尔文主义也随之消逝。
司布真最早期的争战之一就是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交锋，许多关于司布真的传记都没有涉及到这个方面，这些传记的作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在细微的神学要点上的某些差异而已”。但司布真在他的自传中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这场争战始于1855年一月，当时20岁的司布真成为新花园街教会的传道人才刚刚9个月，他的对手是51岁的詹姆士威尔斯（James Wells）牧师。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司布真的事奉是十分危险的——“小心一种假装的和傲慢的谦卑，小心修炼得好好的，装出来的客气，和那迷人微笑的外衣……另外我对他的归信的在神面前的真相有所怀疑——有非常严重的怀疑……关于司布真先生的事奉，我相信这是最为可怕地带着欺骗性的……”
这场冲突的原因并不是出于一位老牧师和一位年青的传道人之间的性格差异，也不是这位年长的牧师因着年轻的司布真广受欢迎而心生妒忌。司布真对士威尔斯十分敬重。伊恩慕雷指出，真正的原因在于威尔斯真心相信他所代表的传统是最纯正的基督教，任何对此有所质疑的人都是异端。如果人真的被呼召前来相信基督，那么这对他来说就是“富勒主义”，威尔斯认为神对他的呼召就是要“打倒相信的责任”。
这场争论中的一支插就是，一位在威尔斯处聚会的名叫麦赫斯的年轻人，在1854年早期曾偷偷前往去听司布真的讲道，之前人们告诉他司布真“根本上是一位阿民念主义者”。经过一段心灵的挣扎之后，他在新花园街教会听了司布真的一篇布道之后归信了主，不久之后，他就在大街上开始传道。他成为了司布真学院的第一位学生。他为了让司布真和威尔斯两人交好，在一份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相信的责任？它是什么？请看——信的得救，不信的被定罪。——这就好像是马可福音16：16”的文章，自己也卷入了这场争论。
司布真指出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四个根本性错误。
一、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否认来相信福音的邀请是毫无例外加给所有人的。他把传福音的目的局限于呼召选民，因此只向选民宣讲神话语的命令，邀请和要约。对他来说不存在着对整个罪人的会众的求情，呼吁和请求。司布真完全拒绝这种态度，他许多次好像这样对每一位听众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盲目的眼睛，看着他；死亡的灵魂，看着他。不要说你不能；当你们听到这命令的时候，我凭着他的能力说话的那一位要行一个神迹，瞎眼要得看见，死亡的心要因着他的灵的有效的动工而跳跃进入永生。

二、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宣称罪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理由在于他自己认罪和得确据的经历。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说，除非我们被圣灵内在动工，否则我们没有这种理由。但司布真宣讲全人类都有相信的理由给了他们，这理由给了他们信靠主耶稣的权利。这理由就是在神的话语里可以找到的，就是对普天下的命令，让所有人向他们的罪悔改，要相信主耶稣。司布真呼吁说——“不要等到你的感觉告诉你你可以冒险来到基督这里，今天，按着你的本相你就有资格前来，因为神正真诚地呼求你到他的儿子这里来得赦免。”在他1863年所作的题为《相信的理由》的布道中，司布真告诉人们，如果这理由不在神的话语里，而在于罪人自己的情况，结果就会是人被驱使去看他们自己里面，问：“我有没有充分破碎我的心？”而不是仰望一位欢迎人的救主。这正是今天的情形。司布真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心破碎得最厉害的人，正是那些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心是顽固坚硬的人。
三、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宣称人的无能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人还是无能的时候要求人到基督这里来。他说，一条普世性的命令必须要以存在着一点点的能力为前提。司布真回答道，他不会有一分一毫削弱调和人的败坏和无助的做法。福音是本乎恩典，因此是建立在人的资源能力的绝境之上。只有以全然败坏和人全然没有能力为前提，福音的荣耀和能力才能被传讲。司布真接着就会高举神拯救的能力。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宣告人因为死在罪中而无能为力，然而他要负起责任转向神，另一条线索是耶和华拥有主权来施加拯救。正如一个人指出的那样，神做一半，人做一半的观念是完全虚假的。神做一切，人也做一切，这是圣经的教训。
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否认神对世人的爱，他对神的本性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歪曲，把他描述为发烈怒的，不能轻易被引发去爱的神。伊恩慕雷说，如果我们和基督有更多的交通，我们就会更认识他，更爱他。那么我们就不会不明确神愿意罪人得到拯救。救主对拖延的耶路撒冷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伊恩慕雷的结论有四个方面。 
一、任何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神学都不是排斥性的。圣经对恩典作为的教导，目的不是使基督徒和基督徒分开，而是要把基督徒和世界分开。司布真说他认识许多蒙得救被呼召的人，他们自己却不相信神的呼召，许多人直到最后都不相信圣徒蒙保守。他们持守认识上的这些错误，然而我们要在十字架前和他们，和每一位信徒会面。司布真憎恨分隔。
二、存在着一种不按着正确秩序传讲圣经真理的危险。在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最终版，关于神拣选的教导是接着对称义的教导的。在传福音中，拣选不是放在首要的位置，中心的是因着基督白白的称义。
三、当加尔文主义不再是传福音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头脑上的，冰冷的，无吸引力的宗教体系。当嘉理去了印度，富勒在英格兰掀起差传的兴趣的时候，浸信会中就发生了改变，他们就开始增长。
四、伊恩慕雷的结论指出——这是何等庆幸，司布真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成为一位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否则他的布道就不会被全世界所阅读，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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